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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The initials /  / in Haikou Dialect are three distinctive phonemes. They can constitute the mi-
nimal pairs between each other.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of /  / can be distinguished through 
the sense of hearing; they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stinctions in the sonogram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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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海口方言的/  /均可构成最小的语音对比，必须分立为不同的音位。/  /的语音差异不仅在听感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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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可辨的，在语图上也有显著的区分。 
 
关键词 

海口方言，声母/  /，语音实现，最小对立，语图 

 
 

1. 引言 

海口是海南的省会。海口方言属于闽语，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[1]划归闽语琼文区府城片(第二版[2]
改为琼文片府城小片)。从语言特点看，海南闽语跟闽南话比较接近，可视为闽南话的分支之一。 

海口方言的声母依学者们所列(例如陈鸿迈 1996 [3]、杜依倩 2006 [4])，包括零声母有如下 16 个：/ 

  ；   ；  ；  ；；/。/ /也有的学者记作/ /。 
张光宇(1990) [5]根据 1975~1976 在台北一个海口人家里调查的语料写成，也是 16 个声母，但是有

//无//，有//无//，作者指出“海口的送气清塞音 ph 和 kh 吐气量较大，甚至使双唇和舌根部位的阻

塞作用模糊而发成同部位的塞擦音或擦音：ph~pf‘~f，kh~kx‘~x。”陈鸿迈(1996 [3])、杜依倩(2006 [4])
对海口方言的 声母没有专门的说明。海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(2004) [6]对声母的说明为“唇齿清

擦音。有时发成双唇擦音[]或双唇送气塞音[‘]。”对声母的说明为“基本同普通话的舌根清擦音，

但摩擦较强。”或许可以认为，“ > 、 > ”这两种变化目前在海口已经大体完成。本文只讨论

海口方言声母中的/  /。 
海口方言有以下 8 个单字调：/1 2 3 5 6 7 8 9/或/       /。前七个单字调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阴

平、阳平、上声、阴去、阳去、阴入、阳入。最后一个单字调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，有的学者称为

“长入”(陈鸿迈 1996 [3])或“变入”(辛世彪 2001 [7])。其来源主要是古清入字，但也有古平、上、去声

字，特别是古去声字，而且古清声母字和浊声母字都有。例如：姑(~娘：旧时对护士的称呼)｜姨(阿
~)｜姐(阿~)｜老(~兄：本岛人称从内地过来的人)｜账(算~)｜尚(和~)｜百｜辣(强
调辣味浓烈)。阴平起点比 1 略高。上声为嘎裂声(creaky voice)，常常读为半上，跟阳平高低有别。

阴去的起点比 3 略高。阴入略有降幅。 
海口方言有新老派的差别。语音方面主要体现在韵母上。大体而言，老派区分/ ； ； ；

 ； /等五对韵母，中派、新派合并为/    /(中派五对韵母从部分合并到完全合并的都

有)。部分新派因受普通话的影响还会将老派、中派的/ /两个韵母分化为/ ； /四个韵母(请
参看杜依倩 2007 [8])。本文的记音和录音都以中派为准。发音人即本文的第二作者(五对韵母都已合并)。 

本文以双斜线/ /表示音位记音(宽式记音)，以直方括号[ ]表示音素记音(严式记音)。因为本文只讨论

声母问题，因此宽严的区分只体现在声母上，而韵母和声调无论是在双斜线内还是直方括号内，采用的

都是宽式记音。文白异读在字下加双下划线和单下划线表示，例如“央”表示“央”字的文读，“阿”

表示“阿”字的白读。送气符号本文一律用“”，但引用他人的论述时悉遵原作。 

2. /x/声母 

海口方言的//声母只有一个变体(从宽而论)，即[]。例如： 
 

糠(溪) 客(溪) 窟(溪) 徛(群) 狐(匣) 齿(昌) 
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

[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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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方言的//声母主要来源于古溪母字，还有部分古群母字和个别匣母字和昌母字，例字已如上举。 

3. /h/声母 

海口方言的//声母有三个变体，即[  ]，分别出现在开口呼、齐齿呼和合口呼韵母前。例如： 
 

汤(透) 敨(透) 天(透) 胸(晓) 炭(透) 脱(透) 

/     / 

[     ] 

 
海口方言 // 声母的来源相当复杂，主要是古透、定母字和晓、匣母字，也有少数古彻、澄、非、

敷、奉、疑、日、明、微、云、以、心母字。下面再补充 18 个例字。 
 

兔(透) 厅(透) 徒(定) 读(定) 拆(彻) 虫(澄) 

/     / 

[     ] 

灰(晓) 好(晓) 苋(匣) 嫌(匣) 粉(非) 罚(奉) 

/     / 

[     ] 

鱼(疑) 耳(日) 媒(明) 雨(云) 叶(以) 岁(心) 

/     / 

[     ] 

 
其中“媒”见于“媒侬婆”/  / (媒婆)等，文读音见于“媒体”/ /等。“岁”见

于“年岁”/ /(年龄)等，文读音见于“万岁”/ /等。 
跟厦门方言相比，海口方言的//声母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：1) 发音上有三个分布互补的变体，而厦

门方言的//声母只有[]一个变体(从宽而论)，即厦门方言的//逢齐齿呼和合口呼韵母也仍是喉擦音[]，
而不是半元音[ ]，例如“皇、休、辉”/  / [  ]。2) 来源上要增加古透、定

母字以及读如端组的彻、澄母字。 

4. //声母 

海口方言的//声母只有一个变体，即[]。海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(2004) [6]已指出海口方言的零

声母“通常读喉塞音[]”(本文喉塞音符号用)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开口呼韵母前的喉塞音听感比较明显，

齐齿呼和合口呼韵母前的喉塞音则比较微弱，不过仔细听仍然能听出来。为了区分这两种情况，也可以

把//视为有两个变体，即开口呼韵母前的强喉塞(可记为[])和齐齿呼、合口呼韵母前的弱喉塞(可记为[])。
本文从简一律记作[]。例如： 
 

央 袄 医 冤 案 温 

/     / 

[     ] 

 
其中“央”见于“当央”/ / (中间)，文读音见于“中央”/ /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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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方言的//声母来源于古影组(影、云、以母)字以及部分古匣母字。上面的六个例字都是古影母

字。下面再补充 6 个例字： 
 

芋(云) 位(云) 盐(以) 药(以) 换(匣) 红(匣) 

/     / 

[     ] 

 
零声母读[]在闽语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(2005) [9]所列的四个闽方言

音系对零声母有如下描写： 
厦门、福州：零声母音节开头带有轻微的喉头闭塞成分。 
潮州：零声母发音时音节前带有轻微的喉头闭塞成分。 
建瓯：零声母字音节开头带有轻微的喉头闭塞成分。 

根据我们对《厦门话音档》[10]、《福州话音档》[11]、《建瓯话音档》[12]相关音节的听辨，上述

描写无疑是准确的。例如厦门：“阿、腰、挨”/  / [  ]；福州：“莺、姨、芋、榕”

/   / [   ]；建瓯：“鸦、衣、乌、威”/   / [   ]。 

5. 最小对比 

汉语方言的一般情况是[]和[]不对立，例如北京官话有[]无[]，梅县客家话有[]无[]。而海口方

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既有[]，也有[]，两者构成最小对立，必须看作两个不同的声母。例如： 
糠[] ≠ 汤[] 
考[] ≠ 敨(把包着或捆着的东西解开)[] 

□(按住)[] ≠ □(指水等透过纸或布)[] 
牵[] ≠ 摊[] 
庆[] ≠ 兴(高~)[] 

以上五对例字在本地人的语感里都是不同音的，每对字的韵母和声调完全相同，只有声母存在差异，

前字为[]，后字为[]。根据前文的介绍，海口方言这两个声母的古音来源也不相同，[]主要是古溪、群

母字，[]主要是古透、定、晓、匣母字。 
存在[ ]对立的方言当然不限于海口。根据李如龙(2001) [13]，泰宁方言也存在[ ]的对立。例如： 

后(匣)[] ≠ 豆(定)[] 
戏(晓)[] ≠ 替(透)[] 
胡(匣)[] ≠ 图(定)[] 
许(晓)[] ≠ 苎(澄)[] 

泰宁方言的[]声母主要来源于古晓、匣母字和非、敷、奉母字(保留重唇读法的字除外)，[]声母主

要来源于古透、定母字和彻、澄母字。 
海口方言的[]、[]对立只限于开口呼韵母，而泰宁方言的[]、[]对立在开、齐、合、撮四类韵母

中都可以见到(例已见上)。海口方言没有撮口呼韵母，逢齐齿呼、合口呼韵母时，则会出现[ ]跟[]的
最小对立： 

天[] ≠ 医[] 
休[] ≠ 柚[] 
添[] ≠ 腌[] 
现(清晰)[] ≠ 冤[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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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[] ≠ 央(中~)[] 
炭[] ≠ 案[] 
货[] ≠ 秽[]  

梯[] ≠ 围(用被子、毛毯等包住(身体)) [] 
吞[] ≠ 瘟[] 
脱[] ≠ 抈(用手把物品弄弯；转弯)[] 

以上十对例字在本地人的语感里也是不同音的，每对字的韵母和声调完全相同，只有声母存在差异，

前字为[] (逢齐齿呼韵母时)或[] (逢合口呼韵母时)，后字为[]。面对海口方言的这种情况，可以有两种

不同的音位处理方案(严格地说，不做归纳，立/    /五个声母也是方案之一，本文从略)： 
1) 立/   /四个声母，其中//有[ ]两个变体。 
2) 立/  /三个声母，其中//有[  ]三个变体，//的变体为[]。//也可以改为//，不过//只需

在声母表里罗列即可，实际标音时并不需要写出来，而//作为一个辅音声母，实际标音时通常需要写出

来，既会增加记音的工作量，也会使得音节的长度变大，因此这种处理无异于自找麻烦。 
上述两种处理方案中，第一种的好处是比较接近语音实际，可以凸显*在海口方言中已经分化为// 

(只拼开口呼韵母)和// ([ ]，分别只拼齐齿呼和合口呼韵母)两个声母，缺点是多了一个声母。第二种

的好处是符合经济原则(声母的数量最少)，而且可以照顾音类的来源，即海口方言的[ ]实为//声母在

齐齿呼、合口呼条件下的变化，[ ]的前身就是[]。这种处理方案的缺点是//声母的三个变体中[]和[ 

]的听感相差比较大，也容易让人忽略*已经分化的事实。 
值得注意的是，把分布互补、具有演变关系的[]和[ ]归纳为一个声母(即第二种处理方案)，对本

地学者似乎最有吸引力，例如陈鸿迈(1996) [2]、杜依倩(2006) [3]、海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(2004) [6]
都属于第二种处理方案。不过陈鸿迈(1996) [2]、杜依倩(2006) [3]没有交代//的变体和分布条件，而海口

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(2004) [6]也只是笼统地说“摩擦较弱”。下面引三种材料说明海南省其他闽方言

中也有方言存在跟海口方言类似的情形。 

陈波(1994) [14]所列的文昌 18 声母中，有  三个声母(原排作 o)，相关说明有三条：① 是舌根

软腭清擦音，摩擦强烈。② 是喉部浊擦音，有变体。在跟齐齿呼、合口呼韵母相拼时，往往分别读成

半元音、。有些人在读该声母的某些字时，完全失去声母，变得没有摩擦。③ 零声母通常带喉塞音。

(喉塞音原排作问号?) 
钱奠香(2002) [15]所列的屯昌 16 声母中，有  三个声母，相关说明只有一条：声母实际上是喉

塞音，与喉擦浊音有音位对立。 

蒋政音(2007) [16]所列的海南琼山(道统)方言 17 声母中，有   四个声母(原作)，相关说明为：

“琼山方言的声母还有[]，[]和[]的对立。[]是比较紧的软腭音。[]是比[]更松的喉音。[]只出现在

齐齿呼和合口呼之前，不能和开口呼搭配。[]在齐齿呼之前，音值类似半元音[]；[]在合口呼之前较弱，

有时候听起来甚至类似零声母，但是[]和零声母形成音位的对立，如“花[]”和“蛙[]”，“婚

[]”和“温[]”就形成最小对立体。”很明显，蒋政音的处理相当于前文所说的第一种处理方

案，只是把//记成了，把//记成了而已。作者没有交代零声母的实际音值，而则有两个变体：在齐

齿呼前音值类似半元音[]，在合口呼前是较弱的[]，虽然有时候听起来像零声母，但跟真正的零声母仍

然有对立。 

当然这只是音位处理层面的比较。如果考虑到音位的古音来源，海南闽语内部可能存在差别，例如

梁猷刚(1986) [17]已指出文昌话“[-]是舌根清擦音，古透母、定母(部分字)、溪母、群母(部分字)，今文

昌话都读[-]，如‘偷太考，头胎，开苦区，求琴强’等。[-]是喉部清擦音，古晓匣母字，今文昌话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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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[-]，如‘火戏凶，胡黄系’等”(其中“考”并非透母字，疑衍；“胎”应为透母字)。也就是说，相

关的古音类在海口和文昌的分合关系是不同的，海口是“偷太胎，头，火戏凶，胡系”读// (“黄”海口

读)，即古透、定、晓、匣母今读//；“开苦区，求琴强”读//，即古溪、群母今读//。而海南琼山

(道统)方言的分合关系则跟海口相同，也是古透、定、晓、匣母今读//，古溪、群母今读//，例如蒋政

音 2007 [16] 声母所举的例字为“课苦开奇口球”，声母所举的例字为“河台太期好停”，声母所举

的例字为“货花鱼蟹戏帖”。其中“期”为古群母字，同音字表作不作，不应作为声母的例字。

“鱼”是古疑母字，与古透、定、晓、匣、溪、群诸母的分合无关。 

6. 语图对比 

根据前文的讨论，海口方言/  /三个声母逢开口呼韵母实现为[  ]，逢齐齿呼、合口呼韵母实

现为[ / ]。一般说来，受过语音训练的人可以凭耳朵分辨出海口方言的这些语音差异，而这些语音

差异在语图上也有显著的区分。图 1 和图 2 即为/  /三个声母跟开口呼韵母和齐齿呼、合口呼韵母配

合时的语图表现。本文的语音样本是在普通环境下用笔记本电脑连接外置声卡录制的，采用 praat (4.5.17
版)软件生成语图。 

从图 1 可见，[-] (①④)、[-] (②⑤)跟[-] (③⑥)明显不同，而[-]和[-]虽然同为擦音，在图 1 中也

有显著的差别，其中①②的对比尤其明显。 

从图 2 可见，①④⑦⑩是一类，②⑤⑧⑾是一类，③⑥⑨⑿是一类。第一类跟图 1 的①④相近，第

三类跟图 1 的③⑥接近，第二类不仅跟第一类、第三类不同，跟图 1 的②⑤也不同。 

图 1、图 2 所体现的音位对立如下： 

糠// ≠ 汤// ≠ 央(当~：中间)// 

□(按住)// ≠ □(指水等透过纸或布)// ≠ □(把食物整个送进嘴里)// 

欺// ≠ 天// ≠ 医// 

丘姓// ≠ 休// ≠ 柚// 

课// ≠ 炭// ≠ 案// 

昆// ≠ 吞// ≠ 温// 

 

 
Figure 1. The sonogram contrast of [  ] 
图 1. [  ]的语图对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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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ure 2. The sonogram contrast of [ / ] 
图 2. [ / ]的语图对比 

7. 结论 

海口方言的舌根擦音[]和喉擦音[]是对立的两个音位。海口方言的//在拼齐齿呼韵母和合口呼韵母

的时候，已经分别弱化为半元音[]和[]。不过这两个半元音并不能归到现有的零声母里去，因为海口方

言的零声母不论拼何类韵母一律读喉塞音[] (逢齐齿呼、合口呼韵母时比较微弱)，[ ]跟[]存在最小对

立。目前把[  ]归为//既考虑到了三者的语音互补关系，也照顾到了[ ]的来源，属于最经济的音

位处理方案。/  /的语音差异不仅在听感上是可辨的，在语图上也有显著的区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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